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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音响 /星期天夜光杯

中外合唱专场开幕音乐会 5月2日 上海城市
剧院

亲子音乐会 !漫游世界" 6月10-6月11日
贺绿汀音乐厅

! ! ! !国家大剧院最近上演的朱塞佩·威
尔第歌剧《奥赛罗》，是大剧院上演的第
四部威尔第的歌剧（之前还演过《弄臣》、
《茶花女》和《假面舞会》），也是意大利导
演强卡洛·德尔·莫纳科在大剧院执导的
第四部歌剧。强卡洛在 !"#$年 %月在国
家大剧院执导的普契尼名作《托斯卡》里
一举征服了挑剔的剧院方以及北京的听
众，但次年由他担任导演的两部瓦格纳歌
剧《漂泊的荷兰人》及《罗恩格林》均收获
了毁誉参半的评论，有人将其中出现的问
题归罪于身为意大利导演的强卡洛未必
能理解瓦格纳的精神内核，因此人们纷纷
对此次上演的《奥赛罗》饱含期待。

或许是我对《奥赛罗》的期望太高，
又或者是这出被许多人认为是“歌剧第
一难”的伟大作品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
艰巨的挑战，强卡洛这次交出的答卷依
然不那么令人满意。歌剧艺术所包含的
层面无非戏剧与音乐，但这次的《奥赛
罗》却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时陷入了有些
尴尬的境地。首先在戏剧层面上，庞大华
丽却略显空洞的布景几乎占满了整个舞
台，背景则是炫目的 &'动画映射出的
风景，观众的眼球几乎全部被舞美上的
细节吸引，然而再丰富的舞台细节都应
当只是剧情的陪衬，喧宾夺主是舞美的
大忌。剧中的几乎所有主要人物以及他
们的表演在观众看来都模糊且近似，如
果对这部歌剧或者莎士比亚的原著不够
了解的话，恐怕观众将有相当大的一部
分时间完全不明就里。此外导演对于剧
中许多场景的处理都过于简单化，而这
对于一位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导演来说简
直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苔丝戴蒙娜演唱
那首著名的“杨柳之歌”时，导演竟真的
将一株硕大的绿油油的柳树摆到了舞台
上，而尽量避免使剧本与场景过分雷同
几乎是作为导演的常识。
在音乐层面上，强卡洛导演再次出

现了与前两部瓦格纳歌剧一样的问题，
即因为舞美上的需要而牺牲音乐。比如
《漂泊的荷兰人》里，荷兰人在演唱时就
站在不断摇晃的幽灵船船头，离地面几

乎有三层楼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恐怕没有任何
歌手还能保持最佳的艺术水准；比如在《罗恩格林》第
二幕的最后，导演利用教堂的台阶为舞台分出层次，中
间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就成了吸音黑
洞，以至于饰演罗恩格林的演员即使用尽全力演唱也
很难发出令听众满意的音量，与靠近观众席的两位反
派角色特拉蒙德与奥特鲁德相比，更显得气势萎靡。

此次《奥赛罗》里，导演在舞台的最前方拉下一层
透明幕布，每次换景时均在其上投射出海浪的 &'画
面。由于长期放下，这层幕布成了歌唱家以及合唱队的
噩梦，几乎所有人的声音都自然小了一号；再加上开放
式的舞台纵深无法帮助声音聚拢，使得在观众席听来，
每个人的声音都细若蚊蝇，以至于担任指挥的吕嘉先
生不得不用尽全力控制乐队的音量，但即便如此，声乐
与器乐部分还是相当不均衡。这样的一出《奥赛罗》，让
人很难想象是出自强卡洛·德尔·莫纳科之手，因为强
卡洛是自幼跟随父亲在剧院里长大的，他的父亲马里
奥·德尔·莫纳科正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奥赛罗饰演
者，他经典的舞台造型几乎成为后世所有的“奥赛罗”
们效仿的对象。
根据大剧院今年的计划，年底时强卡洛还将执导

罗西尼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不知道他届时能
否回到《托斯卡》让人震撼的表现。

! ! ! !到维也纳的第一场音乐会，是伦敦爱
乐乐团，( 月 $) 日在金色大厅。指挥
*+,,-./ 0121345167-,，加拿大人，安妮4

索菲·穆特独奏。
这是一场全俄罗斯作品音乐会。有意

思的是，开场曲穆索尔斯基的《莫斯科河
上的黎明》，是去年参加“三高”乐团时演
过的。坐在金色大厅里听伦敦爱乐演奏
它，真是别有一番感触。
第一次进入金色大厅，看起来这座闻

名全球的音乐厅远没有平时照片和视频
上来得豪华。然而当台上音乐响起时，这
才发现声音真的是非常棒。用一个最不恰
当的比喻便是———像听音响一样。当然这
是指最完美的音响。虽然我们常说音响的
最高境界就是能还原音乐厅的声音。但是
当音乐厅的声音呈现最好状态时，除了用
音响来比喻，我别无选择。

这场音乐会也改变了我对穆特的看
法。原先我一直觉得这位被奉为“女神”的

小提琴家太刻板，缺乏想象力和表现力。
但这次听她拉柴可夫斯基协奏曲，尽管不
是我们习惯的奥伊斯特拉赫式的俄罗斯
学派，却有她独到的逻辑解释。尤其在技
术上毫无负担，快速段落几乎达到极限且
决不含糊，让人叹服。而对 *+,,-./

0121345167-,，之前并不熟悉，有朋友曾帮
我分析：穆特这样的大牌，应该不会轻易
选择一般指挥家合作。到了现场看节目
册，才发现原来此君已是费城乐团音乐总
监，不敢小觑。当天的肖斯塔科维奇“第
五”，也显山露水，一派纯正俄罗斯风情，
几乎让人忘记演奏乐队来自英国。

维也纳是我这次欧洲音乐会旅行的
第一站，动身前我从网上订购了六场音乐
会票，但我估计在那里听到的音乐会不止
这些。果然，抵达维也纳的第二天，台湾留
学生双双小姐介绍说，离斯蒂芬大教堂不
远的圣彼得教堂有免费的管风琴音乐会。
我按时前往，果然有。那是一座内饰极其

华丽的教堂，其华美之极，令进门者无不
为之瞠目结舌，可惜在一般的旅行社项目
中并不见安排参观。维也纳有许多职业和
非职业的管风琴演奏家，教堂请他们为大
家演奏，定期举办这样的免费音乐会，久
而久之形成特色，在维也纳很有名。那天
演奏了一小时，节目单上巴赫的作品占了
一半。入座听众看得出大多是当地市民，
也有几个背包客，估计是路过教堂发现了
进来的。

不愧被誉为“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音
乐气氛确实很浓。走在街上，时不时会发
现有人背着乐器盒赶路，开放式公园会传
出圆号声，卖旅游产品的货摊上更有许多
带各种与音乐有关图案的产品，一切都显
得自然与得体，似乎音乐就是他们的土特
产，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

然而第二天音乐会上的一个意外的
细节，却让我如骨鲠在喉，难以释怀。

那天在维也纳音乐厅，维也纳交响乐
团为纪念威尔第诞生 !""周年举行音乐
会形式的歌剧《西蒙·博卡尼格拉》（5-89,

:9..+,16;+）演出<主角是大名鼎鼎的男中
音托马斯·汉普生。开场前我已经注意
到，大多数听众都穿着正式，男士西装领
带，女士虽不是晚礼服，却也华贵隆重，
衣着体面。而且看得出有教养，重礼仪，
又是经常听音乐会的常客。然而让人大
跌眼镜的是，当开场铃声响起，有些座位
还空着的时候，原先端坐在后座的观众，
竟忽然纷纷起身抢占前面的空座。经过
打听，这才得知原来这是这里的习惯：一
旦开场铃声响，那些空座位便表示还未出
售，而此时乐队还未上场，人们便乘隙占
座。我想，这样的事若发生在上海，是会
遭人鄙视的。如果空座是因为别人迟到
几分钟的话，那又该如何面对呢？而这些
占座者，也不乏那些衣着体面者，真是令
人汗颜。按说欧洲人的文明程度<向来为
我们所敬仰，而其中的一个原则，便是不
轻易影响他人。这从他们在餐馆吃饭轻
声细语，在地铁不会高声讲手机就可得
知。但是在音乐厅，竟出现这样的事，实
在让人难以理解。

! ! ! !假如我去参加一个音乐节，在那里看
到一系列钢琴独奏会的预告，而只能选择
其中几场的话，我往往会挑选那些有令我
感兴趣的节目的音乐会。这就好比我们到
一个陌生的城市，想要一尝那里的地方佳
肴，看到那里有好几家餐厅，就会首先看看
它们的菜单，然后再决定进哪一家用餐一
样。彼得·法朗克尔（=131; >;+,/?）去年 $$月
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中的音乐会
节目就很吸引我。他以勃拉姆斯的两首狂想
曲（作品 @A号）开场，接着是舒伯特的一首
相当冷门的《:大调奏鸣曲》B%@%。中场休息
后，是色彩绚丽的德彪西《版画集》，然后是
巴托克的三组作品：《回旋曲三首》《模仿曲
三首》（:7;?1CD71C）与《匈牙利农民歌曲十五
首》。法朗克尔是匈牙利裔钢琴家，毕业于
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师从赫纳第与
柯达伊。巴托克的这三组音乐会中不太常
见的作品，在他弹来自然得心应手。
同样也是去年 $$月的上海，我国钢琴

家陈萨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节目单，则更见
巧思：

海诺·艾勒《钟》、贝多芬“悲怆奏鸣
曲”、阿沃·帕特《致阿丽娜》、勃拉姆斯《钢
琴小品集，作品 $$A》；休息后是德彪西《贝
加玛斯克组曲》、王笑寒《脸谱》、梅西安“欣
喜欢悦的注视”“圣婴耶稣之吻”———选自
《!"次对圣婴的注视》。

这是一份相当“混搭”的节目单。“混
搭”也是当今比较风行的一种节目单编排
模式。它糅合了古典与现代、浪漫派与印象
派；非常特别的是，其中现、当代作品占了
节目单的一大半，上半场在贝多芬与勃拉
姆斯之前，分别搭配了一首现代作品，既照
顾到初入门的听众，又不失时机地推广了
新音乐，令人耳目一新。
布伦德尔曾写道：“关于曲目，有两种

极端的做法，即只弹热门曲目或只弹冷僻
的曲目。热门曲目的演奏者相信最好的作
品就是最受欢迎的，服务于最大的受众。相
反，只演奏冷僻作品的演奏者，则憎恶大众
或者自外于现存的竞争体系。”在写于

$AEA年的这篇文章里，他主张“年轻人要
演奏一定数量的新作品，而老年人应该不
要拒绝聆听新作品。”那些全能的与具备特
殊技巧的演奏者应该有能力去挑战利盖蒂
的《练习曲》。在所有他可以提及的节目单
中，“那些倡导新音乐的我给予最高分”。
但如果在一场钢琴独奏会里，演奏全

套的利盖蒂《练习曲》，或者清一色的梅西
安作品，那么，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我
宁可在家里对着乐谱，听这些作品的录音。
这样的音乐会具有太多的“教育”意味，而
且很难听出演奏者个人的特征。如果想要
全面了解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在家里对着
乐谱听唱片可能更加放松自在。
钢琴家加里克·奥尔森认为，要做到第

一次听一首新曲子就觉得很熟悉是不可能
的。“因此，如果现代乐曲对百分之二的古
典音乐听众来说颇费力气，那么记住，他们
同样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贝多芬
的。他们确实应该不时听一听新的东西。尽
管如此，我并不主张一场音乐会全部由新
曲组成。每当我看到人们演奏新曲时，我总
是非常恼怒并立刻逃离现场。因为我认为
一口气听几首新曲非常累人，而我其实也
和别人一样懒惰。”因此，他主张新音乐应
该和旧乐曲结合在一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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